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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文人介入对京剧流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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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来讲，流派是指具有相同艺术风格

的艺术家群。然而我国的京剧流派则多指京

剧表演风格上形成流派。京剧演员在表演上

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并有追随者模仿学习发

生在清末民初，但“京剧流派”的概念是陈

培仲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

“京剧艺术领域内所讲的流派，往往是

指流派创始人在他们所演出的一系列的剧目

中，在他们的唱腔和表演中，所表现出来的

不同的创作个性和独特的风格。⋯⋯都以其

独有的音调和色彩，给观众以不同的审美享

受，而得到观众的承认、同行的赞许和后学

的模仿，其中特别是由于后学者的师承、学

习和模仿，使得流派创始人的艺术，得以推

广开来、流传下去，从而形成流派艺术。”[1]

结合陈培仲先生的观点以及历来研究成果，

对于京剧流派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特点：1、

京剧流派具体指在京剧表演上，且是个人表

演的风格化扩散到群体；2、这种艺术风格备

受大众喜爱推崇的同时，也得到师承、流播。

京剧流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京

剧最早的三大流派——徽派、汉派、京派，

与其说是结合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三位

演员的艺术表演风格区别确立的，毋宁说是

按照地域笼统划分。事实上，到了谭鑫培时

期才逐渐确立了以个人表演风格为主的流派

——谭派。而对于谭派的传承影响最大的文

人则非陈彦衡莫属。

陈彦衡曾为谭鑫培做琴师，琴艺高超，

享有“胡琴圣手”、“第一琴师”等美誉。

然而陈彦衡做琴师实属客串性质，他更为擅

长的是案头工作。不过这“案头”也与寻常

不同，因陈彦衡从不曾编写剧本，也不参与

剧本修改工作。

陈彦衡对谭腔研究至深，虽然当时“无

腔不学谭”，但是却没人能比陈彦衡对谭腔

更加了若指掌，包括谭鑫培本人也未必能将

自己的技艺条分缕析述说清楚。再加上谭鑫

培从不收徒，所以后辈余叔岩、言菊朋等名

家虽说师出谭派，其实一唱一和、一板一眼

多是从陈彦衡处学来。

陈彦衡将谭鑫培演出的诸多剧目记录下

来，并用“工尺谱”整本大段地记录谭腔。

工尺谱是中国民间传统的记谱方法之一，但

是用工尺谱记录京剧，陈氏却是首创。陈彦

衡记录的曲谱，工尺细密，板眼符号予以详

细注解，细致入微地标明谭鑫培的唱法。尤

为可贵的是，陈彦衡没有门户之见，同样也

记录了其他名角唱腔。

1918 年谭鑫培故去，陈彦衡著《说谭》

一书聊以纪念。《说谭》并非谭鑫培个人传

记，而是研究皮黄声韵和谭鑫培唱念技巧与

表演精神的著述。此书是对谭派的唱腔风格

进行系统的整理，为今后的专业研究留下珍

贵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文字资料。稍有遗憾的

是，《说谭》在总结分析谭鑫培个人唱腔时，

褒扬之词溢于言表，但并没有提出一个标准

作为谭派准则，因此不能将其看作谭派技法

规范。

当然，瑕不掩瑜，对于陈彦衡与他的《说

谭》我们应报以肯定态度。虽然陈彦衡不是

谭派教习师，《说谭》也非派中“修炼秘笈”，

但在通过表演风格确立流派的初始阶段，这

种记录剧目与曲谱的行为却起了积极的推广

作用。因其可以避免传统戏曲教习时由于不

可抗拒的个人局限性造成的越传越少，越传

越走样的弊端。此外，有些流派创始人因自

身不足在某些唱腔、身段技巧上难免会有因

缺就美的无奈之举。而如果有了白纸黑字的

“宗派规范”则也可以很好的避免后人把个

人缺失当作特色传承，避免那些为求模仿逼

真就得让自己拥有某种缺陷的盲目继承。

谭鑫培之后，虽然京剧各种流派雨后春

笋般各放异彩，但却没再出现任何关于流派

的理论著述。到了四大名旦时代，梅派、程

派、荀派、尚派竞相争艳，这一时期的文人

们曾前赴后继地为演员策划剧目、编写剧本。

辅佐梅兰芳的齐如山可谓著作等身，也曾撰

写出《国剧身段谱》这样极具指导性规范性

纲领性的专著，但其作品中却没有关于梅派

唱腔、身段特点的详细文字记录。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齐如山以及养育辅

佐程砚秋的罗瘿公等文人前辈为流派发展做

出的巨大贡献。齐如山和罗瘿公分别为梅兰

芳和程砚秋编写过剧本，是当时介入京剧的

文人代表。这一时期京剧各方面渐趋成熟，

文人们编写剧本时更加注重市场需求，而非

借以抒情遣怀或浇灭胸中块垒。什么样的戏

能得观众青睐？表演什么能卖座？这些已成

为影响文人编写剧本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

的是，这时的文人虽关注盈利卖座等问题，

却也是真心实意地将艺人看作朋友、知己，

因此并没有出现以演员牟利的行为。再结合

本文前面提到的京剧流派的特点来看，我们

知道，只有切实考虑过观赏因素，才可能赢

得观众喜爱，喜爱的人多了才会去追捧、去

学习，这也是形成流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另外，这一时期的文人们“专事”一角

儿，所以对各位艺人的个人特点十分清楚，

于是创作剧本时也会考虑如何才能更多的展

示艺人的技能，怎样才能扬艺人之长并避其

短处？甚至细微到擅长什么板什么调，唱词

适合什么韵辙等等。除了技术方面，文人们

在创作时还兼顾演员的性格为人、身材扮相

等因素。齐如山为梅兰芳在编戏时就有意展

示其雍容华贵、端庄典雅的一面。又考虑到

比起表情神态，梅兰芳更擅长歌舞，故在写

戏时会考虑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其歌舞技能。

因此齐如山把古代的各种舞，如羽舞、拂舞、

垂手舞、杯盘舞、绶舞等想方设法地安插在

不同戏中。这无疑对梅兰芳个人风格形成流

派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结合艺人声腔特点编写独具其艺术风格

的剧目也是这一阶段文人致力追求的。罗瘿

公在为程砚秋组班时曾说过“要自立门户，

就要有自己独创的戏。”[2] 遵照这点，罗瘿

公为程砚秋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剧目，如《青

霜剑》、《金锁记》等。同样，辅佐其他三

大名旦的文人也为角儿们策划编写了个人风

格明显的代表剧目。“代表剧目”的出现使

得各流派传承进一步具体化，从学某个人具

体到学他的某出戏，这不失为一条便捷的传

承之道。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文人们参与京剧

创作等种种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京剧流派虽

是个人风格的扩散，但却不意味着只靠一个

人就可以完成从流派的产生到发展传承的全

部环节。只有各方人才通力协作相互作用，

才能刺激产生优秀的作品，才能促使流派孕

育而生，继而传承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文

人集团的参与绝对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他们辅佐名角大家寻找并最终确立其独有风

格，编写具有专业指导性的权威典籍，为流

派做阐释，比较研究区别各流派的异同，分

析流派的各自特点等等。当然我们也知道，

尽管文人集团对流派传承的影响至关重要，

但不等于说文人在流派传承过程中起决定作

用，更不意味着文人是流派传承的主角。

分析清末民初文人集团的参与对京剧流

派传承的影响，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引起

我们当下文人、研究者的思考。在今天，京

剧流派传承基本处于停滞或者是盲目摹学的

状态，对此，我们这些文人又能做些什么？

这是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认真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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